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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中专音乐剧表演班的创办过程
沈 承 宙 
    时间过得真快，从1992年我创办中国第一个中专音乐剧表演班至今，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艺术大中专院校的音乐剧表演专业，已经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回顾二十年前迈出的第一步，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国音乐剧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1、 中国音乐剧专业教育的缘起

1，1980年3月，带着中国民族歌剧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带着想了解西方音乐剧的迫切心情，我启程去美国，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学习和考察，啃了几大本书，看了28部音乐剧，听了和翻录了66部音乐剧的唱片，写了一系列评介文章，发表在国内主要艺术刊物上。在美国考察期间，恰逢曹禺先生和英若诚先生访美，见面的时候，他们对我的考察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1981年冬，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歌剧会议，我向会议作了关于西方音乐剧的考察报告，我国音乐戏剧工作者第一次了解了西方音乐剧，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我想，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把西方音乐剧引进中国，更重要的是，它撞开了此前很长一个时期中国音乐戏剧处于单一模式一统天下的缺口，开创了中国音乐戏剧多元化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是中国音乐戏剧真正的“百花齐放”局面的开始，也是中国开展音乐剧艺术教育的重要前提。
2， 从1983年开始，我和美籍华裔学者沈达婕合作,连续翻译了五部美国音乐剧经典剧目。当时，我在武汉歌舞剧院任副院长，曾希望在剧院排演这些音乐剧。但是，无论是当地的经济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还不具备排演西方音乐剧的条件。

3, 1987年，应原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会长邹德华先生之约，我和沈达婕、韩戎一起翻译了美国音乐剧《乐器推销员》。1987年5月7日，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美国奥尼尔戏剧中心联合主办，中央歌剧院在北京演出了全中文版的《乐器推销员》。这是在中国上演的第一部全中文版的美国音乐剧。在《乐器推销员》（The Music Man）首演的次日，中央歌剧院上演了另一部全中文版的美国音乐剧《异想天开》(Fantastics)。
同时，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为了让广大音乐戏剧工作者更好地了解美国音乐剧，内部发行了配以中文字幕的四部美国音乐剧名著，我提供了《俄克拉荷马！》(Okelahoma!)、《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等三部中文译稿。（另一部是《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此后，上海戏剧学院演出了全中文版的《窈窕淑女》。但是由于专业人员对音乐剧还缺乏全面的了解，观众也没有做好接受和欣赏音乐剧的准备，这些剧目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具备综合素质的音乐剧演员。于是，一个梦想在心中萌生——创办音乐剧专业教育。

二、1992年，中国第一个音乐剧表演中专班诞生
1，1987年，我调任武汉艺术学校副校长。到艺术学校工作，为我创造了办音乐剧表演中专班的机会。在理顺了学校转轨的各项事务以后，1989年，我着手构思和筹备创办音乐剧表演中专班。

1989年冬，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视察武汉市艺术学校，因为在美国的那次交往，使我们的见面倍感亲切。当时我向英若诚副部长汇报了办音乐剧班的设想，他很感兴趣，表示支持。1990年春，我和文化局教育处闵道荣处长一起带着办班的计划，到北京向英副部长请示。在我陈述了筹办音乐剧表演中专班的计划后，英部长再次表态支持，并对我们说，“开始起步，不要要求太高，先在教学中摸索积累经验，再逐步发展。”英副部长的支持，促成了武汉市文化局的决策。梦想开始走进现实。

由于音乐剧是一个新的专业，必须向武汉市教委申报，经过专家论证批准后，才能纳入招生计划。那时侯，武汉市教育部门还没有音乐剧方面的专家。让一群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的专家来论证我能不能办音乐剧教育，不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吗？我采取了迂回策略，把这个班叫做“综合音乐戏剧表演班”。因为原来就有音乐专业，就有戏剧专业，把二者综合起来，顺利地越过了新专业申报和专家论证的关卡，直接纳入了招生计划。第一关顺利通过了。

2，音乐剧表演班怎么办？国内还没有先例。于是，我想再走出去看一看。经过多方面了解，那时美国还没有系统的音乐剧表演专业教育，有一些艺术院校，开设一些与音乐剧相关的课程。好不容易打听到纽约有一所“斯戴拉·阿德勒音乐学校”（斯戴拉·阿德勒是第一位把斯坦尼体系带到美国的著名戏剧艺术家，1992年岁末去世，享年九十一岁），这所学校有音乐剧专业。通过美国朋友的联系，我终于得到了这所学校的访问邀请。同时我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戏剧系、奥古斯塔那大学戏剧系的邀请。带着三份美国艺术院校的邀请函，我到北京的美国领事馆去签证。真不凑巧，我去签证那天，正是我国的“人权白皮书”发表的日子，由于1989年的动乱，中美关系一直十分紧张，那天去签证的人，统统被拒签。那边把大门关上了。

好在，即使去了美国，恐怕也很难得到现成的完整的办学模式。据我分析，美国的那些优秀的音乐剧演员，并不是哪一所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那时，美国的艺术院校和我国的艺术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大都是培养音乐、舞蹈、戏剧等单一型人才的。美国和我们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完善的文化艺术市场，有一个十分繁荣的演出体系，有一个诱惑力很强的明星制度。美国艺术院校的毕业生，面临着艺术市场的激烈竞争，要生存，要演戏，必须要身怀绝技，于是，那些学戏剧的学生，再要去学音乐和舞蹈；那些学音乐的学生，再要去学戏剧和舞蹈；那些学舞蹈的学生，再要去学音乐和戏剧。具备综合潜质的演员，就这样被开发出来了，从演员队伍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慢慢攀升到顶端。所以，应该说，美国的优秀音乐剧演员，不是哪一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市场造就的。（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这样的。）
别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是现在，我们的文化艺术市场，也还远没有培育成熟呢。但是，中国音乐剧的发展势头，音乐剧事业对综合素质高的演员的迫切需求，使我们等不及文化市场的成熟，我们还是得走艺术院校培养的路子。

3，1990年春，我下决心创办音乐剧表演中专班，计划做一年半的教学准备，1992年开班。

3、 思考并设计新的教学模式

1，教育是一项具有超前性质的系统工程，表演艺术教育也不例外。当时，培养二十一世纪新型人才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要实现培养新型人才的目标，我们必须清醒地分析当时我国舞台艺术的现状，预测未来舞台艺术的走向以及对人才需求的目标，然后考量我国艺术教育的情况，思考确定新的教育理念，设计新的教学模式。

2，20世纪90年代，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大潮的冲击，我国的舞台艺术事业，尽管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做过许多努力，但是从整体上，仍然没有走出困境，没有摆脱危机。这种现象，不能归咎于哪个部门，某个院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不仅我们的传统戏曲走不出低谷，就是所谓的“新文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文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在二十一世纪面前，也“老”了。清醒地认识舞台艺术的现状是痛苦的，意识到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更是痛苦的。人们总是怀旧，留恋往昔的辉煌。可是，蒸汽机曾经独领风骚二百年，创造过工业革命的辉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一代动力机械的发明，蒸汽机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今天，只能在教科书和博物馆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并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对舞台表演艺术的未来充满乐观和信心。只要我们不在阵痛中呻吟，只要我们勇于探索，我们将成为新的辉煌的创造者。

3, 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的昨天和今天，才能科学地预测人类社会的明天。对古今中外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将为我们预测未来的舞台艺术构筑一个参照系。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决定了科学知识的发展轨迹，也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而且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科学知识和舞台艺术的发展轨迹，都是从综合形态——分解形态——新的综合形态，经历了一次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许多事物都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便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琢磨、分析、研究，创造了人类文化中的第一波科学知识。这些聪明人关注的范围很广，于是出现了一批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广阔的大学者，他们大都是具有多门学科知识的通才。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等等方面都做出过很有价值的贡献。人类的第一代舞台表演艺术，如古希腊广场戏剧、印度梵剧、中国戏曲，就和掌握人类第一批科学知识的综合性学者一样，呈现一种综合状态，是融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美术等艺术元素于一炉的表演艺术。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越来越高，于是科学知识开始分解，建立了人类科学知识的两大支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样的分解一直没有终止，一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各门学科越分越细越尖端。与此相对应的，人类舞台艺术也从综合形态向分解形态发展。古希腊广场戏剧消亡了，印度梵剧也没有了，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而出现的是，只唱不说的歌剧，只说不唱的话剧，不说也不唱的芭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出现了一次生产力的大飞跃，于是许多科学分支又从尖端上交叉。就象两棵大树，树枝分岔分岔，越分越细，最终又在最前梢的枝枝桠桠处重叠交叉在一起了，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与这条轨迹相对应的是，人类的舞台艺术，不再是歌剧、话剧、芭蕾的一统天下了，一种新的综合形态——音乐剧后来居上，成为舞台艺术的佼佼者。

回过头来考量一下我们的传统戏曲，它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前苏联搬来的“新文艺”共存至今，这实在是一个奇迹。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数千年，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致使戏曲几乎处于一种停滞凝固的状态。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以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传统戏曲被原封不动地带进了新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戏曲和“新文艺”一起陷入了困境，而一种新兴的艺术样式——音乐剧，正以不可阻挡的态势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毫无疑问，音乐剧将是21世纪最繁荣的舞台艺术。这就是我们对未来舞台艺术的预测。

4, 根据上述预测，我们的舞台艺术教育，就应该培养这种新型的形体、台词、声乐、表演全面素质的人才。面对这项新的教育任务，我们的艺术院校作好准备了吗？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舞台艺术教育的状况。我国的舞台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培养高级艺术人才的大专院校，一是培养中等艺术人才的中专学校。我国舞台艺术的教学专业，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传统戏曲的教学专业，一是新文艺中的音乐、舞蹈、戏剧等教学专业。

培养新文艺人才的大专院校，基本上沿用了欧美或前苏联的教学体制，培养目标也是为了适应原来的各类舞台艺术的需要，偏重于单一性。这些院校，在欧美经过几百年、在我国也经过近百年的教学实践和积累，具备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规范的教学体制，这是这些艺术院校的优势所在。这些院校的不利方面，是过分一专化的倾向。我们的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戏剧学院，虽然也开设一些相关专业的辅助课程。一般的情况是，在教学条件、师资配备、重视程度上，主课专业课程均大大优于辅助课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倾向，主课目标十分明确，集中精力向高精尖攀登，而辅助课程目标模糊，可有可无，过得去就行，以至一些地方艺术院校受条件的局限，干脆取消了那些辅助课程。面对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大专院校需要重新设计新的教学模式，恐怕不是即刻就可以上马的。

培养戏曲人才的艺术院校，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建的，但是教学体制大都和以往梨园弟子的培训方式一脉相承。然而，它在唱做念舞综合教学的方法上，对于音乐剧专业教学极具借鉴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让戏曲院校承担培养音乐剧表演人才的任务，由于观念上的差异，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跨越雷池的第一步，培养音乐剧表演专业人才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艺术中专学校的身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许多戏曲院团关停并转，戏曲中专学校普遍面临困境，于是纷纷拓宽教学领域，相继办起了综合性的艺术学校。众多门类的艺术教育集于一校，潜移默化，互相渗透，创造了教学模式改革的极好环境。船小好掉头。创建新的综合教学模式，艺术中专学校会比艺术大专院校容易一些。我在武汉艺术学校的音乐剧表演中专班准备上马了。

5, 树立教学目标：培养“多能一专”的人才

20世纪60年代，曾经风行全国的“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 ，提出的口号是“一专多能”。人数很少，但都一专多能，这样的宣传队便于到边远、分散的牧区去演出。我们在上面分析艺术院校教学状况时，主课就是“一专”，那是非常注重，非常落实的，而那些为“多能”设计的辅助课程，大都成为陪衬，常常落空。我借用这个口号，但是必须把它倒过来，叫做“多能一专”。

我始终相信，每一个青少年，都是一座富矿，蕴藏着丰富的潜能，期待着被挖掘开发。中专学生进校时大约十四五岁，形台声表各门课程，足时足量，齐头并进，全面开发，一两年后，他最有潜能的一项必然会冒出尖尖来，那时，其他各项他也都有了，学习三四年，就是一个“多能一专”的人才，正符合音乐剧对演员的基本要求。如果还像传统的单一性教学模式，先学“一专”，学到中专毕业，单一的专业已经基本成型，再要去学其他项目，会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形体训练，到十八九岁，骨骼发育基本成熟，再要练软开度就相当困难了。

“多能一专”，既是我的教育理念，也是我的培养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足够的课时保证。一般中专的学制是三年，我确定这个班的学制为四年。

6, 有了招生计划，有了培养目标，有了教育理念，接下来，组建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创办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在武汉艺术学校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教学班子，又从武汉歌舞剧院、武汉话剧院、武汉儿童艺术剧院等当地艺术院团聘请了一批人品好、专业强、乐于为教育事业奉献的艺术家。这十四名教师中，十二名是一级演员或一级导演，两名是二级演员。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们言教身教，教书育人；他们是功臣。

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教学质量，我聘请了19 名中外教授和专家，其中两名德国现代舞专家，一名美国戏剧教授，还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国家话剧院、总政军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武汉大学的艺术家和教授。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教学成果，最新的艺术信息，特别是在高年级和毕业剧目的教学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7, 下面，我要说一说招生。创办一个新教学模式的班级，录取一批素质好的学生，是成功的一半。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招生。

根据几年招生工作的经验，我有两点体会：一是招生考试的时候，这个学生表现得很抢眼，但是几年学习下来，可能长进不大。可是，有些学生在招生考试的时候，表现一般，但是随着教学的进展，看着他们大步大步地前行。这说明，一些大城市的中小学生，已经在课余艺术培训班学习多年，虽然他们在招生考试的时候，比别的学生强，但是他们的潜能已经大部分被开发了，后劲不大了。一些从农村来的，从边远地区来的，没有训练过的学生，招生考试时赶不上别人，可是经过训练，潜能得到充分开发，可能会后来居上。二是性别的比例。报名的时候，女孩子多得不得了，男孩子非常非常少。“女孩子是沙子，男孩子是金子。”这和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的心理特征有关，女孩子善于和乐于表现自己，男孩子却羞于在众人面前展示。根据上述两点，我决定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招生，特别重视招收男孩子。招生考试时，一凭现场表现，二凭主考老师的感觉。有时候，对一个孩子的观察，即使他考试的时候表现并不突出，但就是“感觉”告诉我，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材。为什么，一下子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这是几十年艺术生涯和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种直感，常常比分数和成绩更准确。

 一年半，我们组织了三次招生考试，三次学前培训班。

第一次招生考试，我带着招生组跑了武汉市几十所中学。学校都很支持，常常是班主任带着全年级学生来考试。为了不漏掉一个好苗子，这轮考试不收报名费。我们也会在早操或课间操的时候，满操场去选苗子。这一轮招生，我就凭感觉选来了两名学生。一名是七一中学的吴静（女），一名是二十中的田蕤（男），招生考试时并不出众，但是，他们都被录取了，毕业后都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现在都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

我还在当年的武汉市中学生舞蹈比赛中挑选学生。我把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六名学生都带到琴房，测试他们的声音条件，从中挑选了两名，一名叫李峥，一名叫万瑾。她们也都被录取了，毕业后，李峥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现在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万瑾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现在是武汉歌舞剧院演员。

 招生过程中，也有从省内中小城镇和农村来的学生。在第一次招生时，有一名声音条件非常好的学生，可是在第二次考试时，她没有来。她叫赵娇艳，是襄樊的，经过了解，她初中毕业后，已经进了襄樊幼师读书。不把这名学生招进来，我不甘心。于是第三轮的招生点，我就设在襄樊幼师，目的就是把她招进来。我们进行家访，说服家长，终于让幼师退还了一次缴清的三年学费，来到了我们学校。毕业后，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现在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声乐副教授。 
这次襄樊招生相当辛苦，正遇上襄樊市的公交瘫痪，我们从襄阳步行到樊城，又从樊城步行回襄阳，跑了好几所学校。老天不负苦心人，除了赵娇艳外，我们还从襄樊带回来另三名学生。其中一名叫曾媛媛。当我把她带到武汉，征求三个剧院意见时，（因为这个班是为武汉歌舞剧院、武汉话剧院、武汉儿童艺术剧院培养的）三个剧院都说不想要。我坚持把她留下了，我相信我的感觉。我说：“走着瞧，你们现在不要，四年后，恐怕你们都会抢着要！”果然，四年后，三家剧院都想要的时候，她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了，由于声乐和戏剧表演都很出色，先是在声乐系，后来被戏剧系要过去了。现在她是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从招生时间，招生办法来看，我已经有些超乎常规了。不是说“不拘一格选人才”吗？为了一个好苗子，有时不得不出格。招生工作结束了，录取工作也完成了，就等着开学了，这时，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介绍一名考生，名叫王明明。我即刻赶到学校，为她单独设了考场。经过考核，声音条件一流，而且是难得的女中音，学过舞蹈，身高170cm，我当场拍板，告诉她，录取了，一切手续我帮她补办，毕业后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系主任黎信昌教授亲自教授。本科毕业后去奥地利深造，学成后回国任教。
还有更出格的。这个班入学的第二年，学校要招木偶班。我曾要求木偶剧团先办培训班选苗子，他们没有办，就经过一次招生考试，准备一榜定案。我说不行，我要看看准备录取的学生。看了以后，我很不满意，要求招办把音乐剧班招生时被淘汰的前十名学生找回来，通知他们可以来考木偶班，结果来了六名，全部录取，都是后来木偶班上最好的学生。我还发现木偶班的录取名单上，成绩排在第一的考生邹健没有报到入学。招男孩子不容易！我找出他的报名表，表格上既没有填学校名称，也没有填家庭地址和电话。我发动学校老师，全武汉去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找遍了所有普通中学，没有。普通中学没有，再找技工学校。结果在江岸区一所汽车修理技工学校找到了这个学生，要到了他的家庭地址。我找他谈话，他并不喜欢学木偶，但愿意学戏剧表演，我破格把他作为插班生招了进来。毕业后，他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现在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就这样，33名学生，经过了一年半的招生和培训，成了这个班的学生。

8，这个班的教学过程中，最难的是形台声表元素教学后的综合运用——剧目教学。那时，中国还没有可以作为教材的音乐剧作品；能够找到的西方音乐剧剧本、曲谱、音像资料也非常少，翻译过来的、适合中专年龄层次的更少。为此，我从学生入学那天起，就开始准备他们的毕业剧目。我得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钮心慈老师的帮助，把她的儿童剧剧本《红鬼和蓝鬼》要了过来。我从北京、广州请来了一流的艺术家，组织了一个超豪华的主创班子，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原创童话音乐剧《红鬼和蓝鬼》的创作。这部音乐剧参加了1996年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经过几十个剧目的角逐，闯入了决赛（共12部），并荣获了银奖。因为其他11部全部是专业院团演出的，所以组委会和评委会特别授予我们——唯一的中专艺术学校学生们“集体表演奖”。这个班的学生还是武汉儿童艺术剧院参赛剧目《希望》的主力，这个剧目荣获了金奖。同一个艺术中专班的学生，在同一次全国性的艺术大赛中，参加两个剧目，都进入决赛，而且一个金奖，一个银奖，实在很不容易。

这个班的毕业剧目还有原创小剧场话剧《青春独白》，在武汉市的艺术比赛中也荣获多个奖项。 
经过四年教学，三十三名学生全部成材。这些学生毕业后，报考艺术院校，常常是今天考完戏剧学院，明天又走进音乐学院的考场，而且都能连闯三关。有11名学生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5名学生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2名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2名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1名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2名考取了星海音乐学院；其中一名在中央戏剧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一名在上海戏剧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一名在俄罗斯莫斯科格涅辛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现在有三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名是国家话剧院演员；两名是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和演员（其中一名为副院长）；一名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一名是中央戏剧学院讲师；一名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声乐副教授；一名在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教研室当老师；两名是武汉艺术学校教师；其余的几乎全部在武汉歌舞剧院、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为了这个班的教学，为了这些孩子的成长，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感情。我没有认真做过调查，同一个艺术中专班级的学生，毕业以后有这样的走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这就是音乐剧教育的成果，这就是综合素质教育的成果。为了这个班的教学，我透支了，我老了。送走这个班的毕业生，我就要退休了。但是，值得！ 
[发表在《歌剧》2012年8月号，同时刊登四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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